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邓

廷桢是同林则徐一起禁烟和抵抗英国

侵略者的民族英雄。邓廷桢官至从一

品总督，是清代朝廷重臣，从其一生

经历来看，他不仅是一代名臣，还始

终是一位学人儒者。

勤政有为，任上建功

清初，在江宁城 （今南京） 西南

隅有座花园宅院，园中有亭台、池

塘，另有修竹万竿，气象万千，称为

万竹园。园子主人叫邓旭，祖籍江南

省寿州 （今安徽省淮南一带），顺治四

年 （1647 年） 进士，曾任甘肃洮岷道

副使，罢官后定居江宁。他就是邓廷

桢的五世祖。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邓廷桢出生在万竹园，邓廷桢字

维周，又字嶰筠。“嶰筠”有山涧的青

竹之意，与这万竿修竹应有渊源。

嘉庆六年 （1801年），邓廷桢中进

士，此后有 9 年时间在京城任词臣，

其间担任过乡试、会试考官。嘉庆十

五年 （1810 年） 后，邓廷桢开始任职

地方，由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积

功累绩逐步升迁，位至疆臣。邓廷桢

为官做事，思路缜密、周到务实，得

到上级和朋僚的认可。自道光六年

（1826年） 开始，邓廷桢担任安徽巡抚

近 10 年，任内体察民情，勤于政务，

颇有政绩，受到清廷多次嘉奖。同

时，作为地方大员，他提倡俭朴、不

喜奢华，常常过问自己的生活开销，

也要求部属克勤克俭。

道光十五年 （1835年），邓廷桢调

离安徽前，手书明朝贤臣于谦的 《入

京》诗一首自况并勉励同僚部属：“手

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

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邓

廷桢以清廉自持，关注民生，多有惠

政，深得安徽百姓士绅赞许。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时，邓廷桢

正任两广总督，协同林则徐竭尽全力

为国禁烟、抵抗外敌。道光十九年底

（1840 年初），在短短 20 多天内，邓廷

桢“调两江总督，旋调云贵总督，复

调闽浙总督”，四处辗转奔波处理政

事，但是他毫无怨言，积极筹划沿海

防务，彰显了公忠体国的节操。在被

遣戍新疆后，邓廷桢也是以积极心态

与当地官员相处共事。

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邓廷桢

获敕复出，很快就任陕西巡抚署陕甘

总督，为甘肃、宁夏地区的垦荒劝农

殚精竭虑，受到道光帝嘉奖：“所到之

处，劝谕详明，妥速蒇事，甚属可

嘉！”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邓廷

桢积劳成疾卒于任上。

《清史稿》 评价邓廷桢曰：“廷桢

治行早为时称，屡踬屡起，宣宗 （道

光 帝 庙 号） 知 之 深 ”；“ 邓 廷 桢 与

（林） 则徐同心御侮，克保严疆”。总

的来说，邓廷桢坚持了儒家倡导的忠

君报国思想。

持身端谨，公门守正

邓廷桢字维周，“维周”一词出自

《诗经》：“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迄

用有成，维周之祯”。古人常以字号来

表达志节和愿望，由此可见，做个正

直能干、志节高尚的国家栋梁和贤

者，是邓廷桢人生的价值取向。邓廷

桢晚年自号“刚木老人”，以“木质坚

硬的老树”自况，更见其老当益壮、

老而弥坚的端谨品格。

邓廷桢在著文中写道：“余里居之

堂曰：青嶰，因竹得名也。”青嶰堂是

他在金陵万竹园中读书生活之所。在

传统儒家文化中，竹子乃“君子”代

名词。青嶰堂之名，也体现了居住主

人的操守品性。就是在这样深厚的儒

家文化传统浸润中，邓廷桢读经书、

考科举、入仕途。

任安徽巡抚时，邓廷桢做过一件

功德之事。他体察民情、访问疾苦，

发现辖境内颍州官府发配犯人充军

时，妻子也要随同发配，这给无辜妇

女造成了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甚至是

伤亡，他认真调研后立即请求朝廷废

除了这个陋规弊政。这件德政深为安

徽百姓称颂，名士文人也提笔传扬，

如 《纪邓嶰筠中丞善政》 之 《颍州

妇》 中提及“君不见颍州妇女免匪

辜，公 （邓廷桢） 为朝廷布仁政”。其

事迹也被记录进 《清史稿》 和 《清史

列传》。

从一些史料来看，邓廷桢接任两

广总督初期，由于起初对鸦片的危害

知晓不多，禁烟举动并不严厉，但是

在认识到鸦片的巨大危害之后，禁烟

决心极为强烈，所查获鸦片烟数量巨

大。当林则徐被委任为禁烟钦差大臣

后，邓廷桢也立即写信向其表达协助

禁烟的决心和信心。

鸦片战争开始后不久，邓廷桢就

被遣戍新疆，但他依然尽其所能为新

疆建设出谋划策，得到了当地官民的

一致认可，并且与同戍的林则徐惺惺

相惜、互相鼓励，建立了旷世友谊。

《说元室述闻》 中记载：“上元邓嶰筠

制府廷桢，道光中名臣，与林文忠

（则徐）齐名，交亦莫逆。”

不改本色，绩学立言

邓廷桢由科举入仕途，官至封疆

大吏，但是一直保持儒者本色。邓家

书香门第，其五世祖邓旭，颇具才

情，甚爱游历交友、读书写诗，万竹

园不仅是因万竿修竹和环境优美而闻

名金陵，更有藏书万卷的青藜阁。邓

旭之诗很多是名胜题咏，有 《林屋诗

集》。在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中，邓廷

桢从小就文采飞扬，中进士后，早期

任京官词臣时，曾向嘉庆帝两次进呈

诗册，“俱蒙赏赉”。

担任封疆大吏后，邓廷桢更是

“绩 学 好 士 ， 幕 府 多 名 流 ， 论 学 不

辍”，其见识更宏阔、交游更宽广。身

经国势衰微之变局，且仕途坎坷、阅

历丰富，使得他的诗风格局别具。邓

廷桢在安徽做官期间，处理政务之

余，读书赋诗较多，“诗于是时为最

盛”，是诗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另一个

时期是遣戍新疆的两年时间里，邓廷

桢也创作了不少诗篇。邓廷桢的 《双

砚斋诗钞》 共 16 卷，收录了邓廷桢自

嘉庆五年 （1800 年） 至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间的近千篇诗作。诗集中既

有深情描写家乡景物之诗，如 《金陵

杂忆十首》《龙潭道中》等，也有摹写

塞外风尘、追忆抗英故事的诗作，如

《赠鹤和少穆》《伊江中秋》《病起》

等，显示其风骨节操，以及与林则徐

志同道合的情谊。

清代著名的桐城派大家梅曾亮在

《双砚斋诗钞》 序中写道：“先君子同

年友以文字知曾亮者三，安化陶文

毅、新城陈石士侍郎、其一则邓公嶰

筠尚书也。”可见，他对邓廷桢的感激

之情与敬仰之意。当时的训诂考据学

名家宋翔凤也称赞邓廷桢诗词“雍容

和谐”，有章法有格局。邓廷桢在文化

界的影响力颇大，与当时的文学大家

管同、方东树等时相唱和，遇有好的

诗文便极力奖掖揄扬。

邓廷桢不仅善诗善文，还精通音

韵之学，特别是双声叠韵，这是他潜

心研究之领域，有 《说文解字双声叠

韵谱》《双砚斋笔记》行世。在主政地

方期间，邓廷桢特别注重文教和培养

人才。道光九年 （1829年），时为安徽

巡抚的邓廷桢札饬各府州县对考棚重

新修葺，并增添寿州考棚，造福莘莘

学子。并对省城安庆的府学殿庑加以

修葺，改进生员就学环境，他还常去

学宫看望儒生，同他们切磋讨论“讲

论不倦”。值得一提的是，邓廷桢任安

徽巡抚期间，还参与了 《安徽通志》

的修撰工作，道光九年 （1829 年） 六

月成书，受到清廷嘉奖，为安徽留下

了宝贵的人文史籍。

邓廷桢严于修身律己，“尝以韵语

论治术，命曰八箴”，时刻警醒自己恪

尽职守。他对子侄后辈也管束甚严，

常告诫他们务必清白做人、自强不

息，“要留姜桂性常存”。在他的言传

身教下，儿子们也都继承了良好的家

学家风。《清史稿》言邓廷桢乃“名节

播宇内、焕史册”的名臣。

青嶰堂中一修竹，浮沉仕途无改

色。青年时代，青嶰堂里，早就刻下

邓廷桢的儒者底色和人生抱负，数十

年仕途生涯，历经波折，始终不改清

正务实之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

一次鸦片战争中，邓廷桢不顾安危站

出来坚决反对清廷投降派意欲割让国

土的行径。

林则徐在邓廷桢 70 岁过寿时，赋

诗祝贺，诗中有“寿者相兼全福五，

老成人仰达尊三”之词，祝福他仁者

多寿，五福兼具。正如林则徐所言，

邓廷桢是很有德行而值得敬重之人。

而林、邓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皆有古名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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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巧李晓巧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

发表了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

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美

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件。从 8 月 14

日起，新华社在一个月零 2 天的时

间里，先后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等五篇评

论文章 （史称 “五评白皮书”）。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是“五评

白皮书”的第一篇。重读此文，

思想深处触及了三个问题。

一是文章标题是一个祈使句，

那 么 祈 使 句 中 被 省 略 的 主 语 是

谁？这应该是关注和学习评论文

章的第一个问题。文中很快给出

答案：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文章在论证了帝国主义给自己创

造灭亡的条件后，列举了中国社

会各阶层人民对于即将取得人民

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

度，即“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

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

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

护”，但是文章也同时指出：“有

一 部 分 知 识 分 子 还 要 看 一 看 ”。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

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

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

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

主 义 分 子 的 某 些 甜 言 蜜 语 所 欺

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

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

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

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

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

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

基础。”写到这里，毛泽东就点出

了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的主体和主语，也就是整篇文章

所要指向的对象。

二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什么还

没有“丢掉幻想”，还没有“准备

斗争”？ 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

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因此，毛泽

东挑明了说：“‘准备斗争’的口

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

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

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

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

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

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

（以及英国帝国主义） 作长期斗争

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

想。”毛泽东进一步地不避讳地指

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

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

离。”

三是怎么才能使这些民主个人

主 义 者 们 “ 丢 掉 幻 想 ， 准 备 斗

争”呢？毛泽东提醒说：“不要以

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

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

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

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

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

伎了。”他指出：“美国白皮书和

艾 奇 逊 信 件 的 发 表 是 值 得 庆 祝

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

主 义 思 想 亦 即 民 主 个 人 主 义 思

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

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

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

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

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

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

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

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

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

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毛泽东在论述中，详细地描述了

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一些什么样的

人，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给他

们画了一幅生动的政治肖像。他

明确指出，艾奇逊们认为的属于

所谓“鼓励”的工作，很可能被

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

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

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

这又是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艾奇

逊们所始料不及的，“不和中国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

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

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

毛泽东总结道：“对于有爱国心的

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

‘鼓励’，而是一种侮辱。”分析至

此，文章已完全刺到了民主个人

主义者思想和感情的痛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展

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革

命的乐观前景，他写道：“中国是

处 在 大 革 命 中 ， 全 中 国 热 气 腾

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

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

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尽管白

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点出了中国

有那么一些糊涂的人，尽管毛泽

东感到了问题的存在，也有着些

许 的 隐 忧 ， 但 是 ， 他 更 多 地 看

到，“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这

是大的时代局面；“全中国热气腾

腾”，这是好的革命形势。“先进

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

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这是我

们的宣传尤其是思想工作所要面

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行将结束之际历史留给中国

共产党人的一道“课后作业”。新

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中国共产

党人必将继续去进行改造客观世

界与主观世界的伟大事业。

70 多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

前夕由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引发

的毛泽东撰写的 《丢掉幻想，准

备斗争》 一文所揭示的主题依然

没有过时，内中思想依然闪烁着

真理的光辉。重读此文，教诲依

然是深刻的。

农谚说，杏子黄，麦上场，枣

花开，割小麦。走在郊外蜿蜒的小

路上，呼吸着田野里泥土的芳香，

聆听着风吹麦浪传来的沙沙声，我

又想起了早年在农村种地时候的三

夏大忙。

那年高中毕业，正赶上农村开

始大包干，我家分到了 8 亩责任田。

等生产队把土地、粮食、牲畜、农

具等集体财产分完，已是“芒种攸

然至，无边麦垄黄”，家家户户开始

收拾杈把扫帚，迎战麦收。当时，

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弟弟还在上

学，作为家里的青壮劳力，我和三

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

有 句 老 话 叫 “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腰酸腿疼割得慢”，是对割麦的

生动描述。凌晨四点来钟就起床，

拿着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掂一罐

井水，踏着朦胧的月光，快步朝离

家二三里远的一块麦地走去。到了

地里找准边界，弯下腰，左手拢

麦，右手挥镰，一门心思向前割。

不知不觉，已经日出三竿，太阳开

始火辣辣的炙烤，汗水不断地侵袭

衣衫。直起腰来，用袖子擦擦汗，

抱起水罐咕咚咕咚喝几口，马上又

弯腰割起来。就这样，用了几个小

时才割完。

回家吃完早饭，给架子车装上

挡头，扔上桑杈和绳子，就下地拉

麦。由于不会装车，头一车费了不

少劲，好不容易装起来了，路上遇

到几个坑，架子车颠簸几下就翻

了。感谢路过的乡邻出手相帮，指

点迷津，才顺利拉到了打麦场。又

装了两车之后，已基本掌握了要

领，到了下午，车子就装得又高又

宽又瓷实，拉起来也稳稳当当。

麦熟一晌，虎口夺粮。经过几

天的披星戴月，终于把小麦全部割

完，并拉到场里垛起来，防雨淋、

防牲畜、防大风，等轮到自己家了

再摊开打场。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趁这个

空当，我和三姐赶紧扛起锄头下

地，起早贪黑，趁墒抢种玉米。如

果邻居们打场人手不够，还要停下

来去场里帮忙。村里民风淳朴，人

情味浓厚，邻里之间相互帮衬，不

讲报酬，打个招呼就招之即来。

轮到自家打场那天，全家老少

齐上阵，还要请人帮忙。一大早把

麦垛扒开，均匀地摊满麦场，接受

太阳暴晒，中间再翻两遍，尽量晒

透晒焦。摊完场，别人都回去小

憩，我留下来看场，找一块场边的

小树荫躺下，谁知闭上眼就睡着

了，火辣辣的太阳悄然转过来，照

在身上也浑然不觉。等到被前来翻

场的人叫醒，才发现自己正在接受

日光浴，站起来一看，汗水已经在

地上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人形轮廓。

吃了中午饭开始碾场，碾几圈

翻一遍，碾好了就看风向收堆扬

场。扬场是个技术活，会扬的一条

线，不会扬的一大片。站在边上看

了一会儿，我就脱掉上衣，光着膀

子，戴上草帽，上场跟着扬起来。

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纷纷扬扬的

麦糠飘落在身上，钻心的刺挠，那

种滋味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好在一

个麦天坚持下来，我也成为扬场的

一把好手。

那时候，过一个麦天，少说也

得半个月，多则二十天，人被晒得

脱了一层皮儿。等忙完了麦收，种

上了秋庄稼，三夏就剩夏征了，也

就是农民口中的交公粮。

大集体的时候，生产队每年会

组织精壮劳力，赶着牛车交公粮。

分田到户以后，公粮被分摊到每家

每户。一到交公粮的日子，早上把

小麦从家里拉到打麦场晾晒，吃了

中午饭就赶紧收起来。收的时候，

捏几粒小麦送进嘴里，用牙咬一下

有硌牙的感觉，甚至听到嘎嘣的声

音，才能放心。

去交公粮的时候，往往是两三

家邻居凑一架子车，前拉后推。到

了县粮库，总是排着长龙，交过一

家，烈日下的车辆向前挪动一点。

终于排到跟前了，提前解开口袋，

检验员伸手抓出一把，目测麦子质

量、感觉干湿度，然后拿起空心铁

棒插进口袋，检查顶底是否一致。

检验合格，过完磅秤，我就扛起 100

多斤的口袋走进库房，沿着麦堆上

用长木板铺成的小路，踩着上面的

台阶，小心翼翼地往上走，一直走

到最高处才能倒掉麦子。几趟下

来，早已汗流浃背。

那时候，只有十七八岁的我喜

欢读书看报。有一天，看到报纸上

介绍国外的农业生产机械化，他们

用机器收打小麦，从地里出来就是

干净的麦籽儿，心里特别羡慕，连

晚上做梦都在想，啥时候咱中国也

能实现机械化，收麦也不用出死力？

麦子种了收、收了种，我心中

对机械化的期盼，一年比一年强烈。

真是想不到啊，没过多少年，

我当年的梦想就变成了现实。广袤

的平原地区农村，早已告别了几千

年的传统耕作，快速走进了农业机

械化时代。那种镰刀割、石磙碾、

木锨扬的麦收方式，已经成为历

史。就连绵延数千年的“皇粮国

税”，也被政府免除了。这个神话般

的奇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让

我们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进步，更让

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

明天。

看 着 眼 前 一 望 无 际 的 滚 滚 麦

浪，听着远处收割机传来的阵阵轰

鸣，我脑海中从小到大印记的那些

麦收场景，正渐渐飘向遥远的地方。

——清代学人名臣邓廷桢

——写在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发表 73周年之际


